


献给中国母亲和孩子们
（前  言）

儿童文学，顾名思义，是指适合不同年龄的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
文学作品。它浅显易懂，生动活泼，适应儿童心理，富有儿童情趣，融知识
性和思想性子娱乐性 和趣味性之中，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审美教育、思想品德
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重要手段。
古往今来，世界各国产生了浩如繁星、璀璨夺目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它们在各民族间交流传播，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像《卖火柴的小女
孩》、《皇帝的新衣》、《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著名童话，都早已跨越了
国家的界碑，冲破了时代的藩篱，成为各国儿童共有的精神财富。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儿童文学丛书”，包括童话和儿童小
说两个系列，荟萃了各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精华，为我国的小读者展现了一片
文学新天地。愿它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广大小朋友生活中的亲密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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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利  普

л·托尔斯泰

有个小孩叫菲利普。一天，孩子们要去上学，菲利普拿了帽子也想去。
妈妈问他：
“你要上哪儿去，菲利普？”
“上学去。”
“你还小呢，不能去。”妈妈把他留在家里了。
孩子们都上学去了。父亲一大早就进了森林，妈妈也出去干零活。小木
屋里只剩下菲利普和躺在炉子①上的奶奶。
奶奶睡着了，菲利普一个人感到很寂寞，便找起帽子来。没有找到自己
的帽子，他就拿起爸爸的旧帽子到学校去。
学校在村外的教堂旁边。当菲利普走在自己的村里时，狗都没有理他，
因为它们认识他。但是，当他走近别村的一家院子时，从院里窜出一条狗来。
它狂吠着，后边还有一条很大的狼狗。菲利普急忙逃开，狗在后边追赶。菲
利普喊叫着，绊了一下，跌倒了。这时，院子里走出一个大人，把狗赶开，
对他说：
“你到哪儿去，冒失鬼，怎么一个人乱跑？”
菲利普一句话也没说，撩起衣襟，拔脚就跑。他一直跑到学校。校门口
一个人也没有，这儿听得见里面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菲利普害怕了：“老
师会不会把我赶走？”他心里想着该怎么办。往回走吧，狗又会咬他；去学
校吧，又害怕老师。
这时，一个挑着水桶的妇女走过来，说：
“人家都在学习，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呀？”
菲利普只好走进了学校。
在穿堂里他摘下帽子，推开门，教室里坐满了孩子。
孩子们都在埋头读书，系着红色围巾的老师在教室里来回走着。
“你怎么啦？”教师朝菲利普喊。
菲利普抓着帽子，一声不响。
“你是谁？”
菲利普仍不吭声。
“莫非你是个哑巴？”
菲利普更慌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想说话就回家去吧。”
菲利普很想说点什么，可是由于太紧张，他的嗓子眼发干。他看看老师，
哭了起来。老师有点可怜他，抚摩了一下他的头，问孩子们，这个小孩子是
谁。
“这是菲利普，柯斯丘什卡的弟弟，他早就想来上学，可他妈妈不让。
今天他偷偷地跑到学校来了。”
“好吧，就和哥哥坐一条凳子吧，我去跟你妈妈说，让你来上学。”

                                                
① 炉子——里面可以烤东西或烧饭的高大的炉子，上面能睡人，像中国北方农村中的炕，但要高得多。—

—译注



老师让菲利普认字母，但菲利普已经认识了，有一些他还会读呢。
“好，把自己的名字拼一下。”
菲利普说：
“赫维—伊——菲，列一伊——利，泼—欧——普。”
大家都笑了起来。
“好样的！”老师说，“是谁教你的？”
菲利普敢说话了：
“柯斯丘什卡！我很厉害，他一教，我就立刻全懂了。我很机灵。”
老师笑了，说：
“你先别吹牛，好好学吧。”
从此，菲利普开始和别的孩子们一起上学了。

惠树成  尤建初  译



鲨  鱼

л·托尔斯泰

我们的兵舰停泊在非洲的海岸边。白天很凉快，海上拂着凉风，但是傍
晚的时候，从萨哈拉沙漠吹来了炉火般的热空气，天气突然变了，变得闷热
起来。
太阳落山之前，舰长走到甲板上，大声喊道：“游泳吧！”于是水兵们
马上跳进水里去，放下帆布兜，把它拴好，便在帆布兜里练习游泳。
兵舰上还有两个男孩子跟我们在一起。这两个孩子是最先跳入水里去
的，他们觉得帆布兜里人多拥挤，想在大海里比比游泳。
两个孩子活像两条蜥蜴在水里伸展四肢，拼命朝锚上边有个小桶的地方
游去。
一个孩子起先追过了他的伙伴，但是后来落后了。这孩子的父亲是个老
炮手，他站在甲板上很高兴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儿子。当他见到儿子开始落后
的时候，就嚷着鼓励他的儿子：“别泄气呀！加把劲呀！”
甲板上突然有人大叫一声：“鲨鱼！”我们马上就看到水里海上魔王的
脊梁了。
鲨鱼朝孩子们这边游过来。
“回头游呀！回头游呀！游回来呀！有鲨鱼呐！”炮手放开嗓子喊叫。
但是孩子们没听见，仍旧继续向前游，他们笑着，嚷着，比起先还要快乐，
还要喧闹。
炮手吓得脸发白，一动也不动地瞧着两个孩子。
水兵们放下小艇，跳了进去，划着桨，拚命朝孩子那边飞也似地划去。
这时候，鲨鱼离孩子至多不过 20 步了，可是他们距离孩子还远着呢。
起先，孩子们没听到有人喊自己，也没看见鲨鱼，但是后来，有一个回
头看了看，马上就听到一声尖叫，孩了们已经朝不同的方向游开了。
也许是这尖叫声提醒了炮手吧。他忽然离开了甲板，奔到大炮面前。他
翻起炮架尾，弯下身，瞄准了，马上安上引火线。
我们兵舰上的人，个个都吓呆了，大家都等着出事情。
炮一响，我们就见到炮手倒在炮旁边，双手掩着脸。至于鲨鱼和孩子们
的情形怎么样，我们没看见，因为我们的眼睛一时给硝烟遮住了。
但是当水上的烟消散了的时候，四面起先传来了低微不清的声音，后来
这声音愈来愈响，终于爆发成一片热烈的欢呼声。
年老的炮手放开了掩脸的手，站起身来，往海上望望。
死鲨鱼黄色的肚皮顺着浪潮漂荡着。一会儿，小艇划到那两个孩子身边，
把他们带到兵舰上来了。

吴懋之  译



穷  人

л·托尔斯泰

在一间渔家的小屋里，渔妇冉娜在灯前织补一张旧帆。屋外，风在呼啸，
轰鸣的海浪冲击着岸崖，溅起阵阵浪花⋯⋯海上正起着风暴，外面又黑又冷。
但在这间渔家的小屋里，却暖和而舒适。土铺的地面扫得干干净净，炉子里
还燃着余烬，搁板上的碗碟被映得闪闪发光。在挂着白色帐子的床上，5 个
孩子正在大海风暴的呼啸声中安静地睡着。打渔的丈大一早就驾着船出海
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听着海浪的轰鸣和风的呼啸，冉娜真感到害怕。
老旧的木钟嘶哑地敲过了 10 点，11 点⋯⋯丈夫仍然没有回来。冉娜沉
思着。丈夫是不顾惜自己的，冒着寒冷和风暴还去打龟。她自己也是从早到
晚地干活。可结果呢，不过是勉勉强强地维持生活。孩子们仍旧没有鞋穿，
无论冬夏都光着脚跑来跑去。吃的也不是白面包——黑麦面包够吃就不错
了；下饭的菜也只有鱼。“不过，感谢上帝，孩子们倒都健康，没有什么可
抱怨的。”冉娜想着，又倾听起风暴声来。“他现在在哪儿呢？保佑他吧，
上帝啊，发发慈悲吧！”她一边说一边划着十字。
睡觉还早。冉娜站起来，往头上披了一条厚围巾，点上提灯就到外面去
了。她想看看大海是不是平静些了，天是不是快亮了，灯塔上的灯还亮着吗？
能看见丈夫的渔船吗？可是，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风掀起了她的头巾，卷
着被刮断的什么东西拍打着邻居小屋的门。于是冉娜想起来，打今天傍晚起
她就想去看看生病的女邻居。“没人照顾她啊！”冉娜想，接着便去敲门。
听了听，没人回答。
“寡妇的日子困难啊！”冉娜站在门前想，“虽然孩子不算多，两个，
可是什么事都只有她一个人操心。何况又病着！唉，寡妇的日子困难啊！进
去看看吧！”
冉娜一次又一次地敲门，还是没人回答。
“喂，大嫂子！”冉娜喊了一声，心想，别是出了什么事吧，便推开了
房门。
破屋子又潮又冷。冉娜把灯举起来，想看看病人在哪儿。头一眼就看见
一张床，正对着房门；女邻居静静地、一动不动地仰面躺在床上——只有死
了的人才是这个样子。冉娜把灯举得更近一些。不错，就是她。头往后仰着，
那冰冷。发青的脸上呈现着死亡的安静。刷白僵硬的手，像是要够什么东西
似的伸着，从稻草铺上垂下来。就在离死了的母亲不远的地方，睡着两个卷
发、胖脸蛋的孩子，他们盖着一件破衣服，蜷曲着身子，两个淡黄色的头紧
紧靠在一起。显然，母亲在临死前，还来得及用旧头巾裹住孩子们的脚，又
把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盖上。孩子们睡得又甜又香，呼吸均匀而平静。
冉娜抱起睡着孩子们的小摇篮，用头巾围上，带回了家里，她的心跳得
很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把孩子带回家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她
知道，她不可能不这样做。
回到家，她把熟睡的孩子放在床上，同自己的孩子睡在一起，又急忙把
帐子撂下来。她很激动，脸都变白了，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丈夫会
说什么呢？”她独自默默地想，“自己 5个孩子了，闹着玩的吗？为他们操
的心还少吗？⋯⋯他会这样说？⋯⋯不，还不会！可为什么收养？⋯⋯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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揍我一顿的。那也活该，我自作自受。他会这样？不会！嗳，这样倒更好！”
房门吱扭一声，好像有谁进屋了，冉娜一惊，从凳子上欠起身来。
“没人，仍然没人！上帝啊，我干吗做这件事呢？⋯⋯现在，我怎么当
面对他说呢？⋯⋯”冉娜沉思着，久久地默坐在床前。
突然屋门大开，一股清新的海风冲进屋里。“冉娜，我回来了！”一个
身材高大、面孔黝黑的渔夫，身后拖着一张湿漉漉的撕破了的渔网，边说边
进了屋。
“啊，是你！”冉娜说了一句话就停住了，不敢抬头看丈夫。
“瞧这一个晚上，真可怕！”
“是呀，天气真坏！鱼打得怎样？”
“糟透了，简直糟透了！什么也没打着，还把网给撕破了。嗐，真倒霉！
告诉你说，天气真够呛，像这样的夜晚我大概从来没有碰上过。还打鱼呢，
活着回来就谢天谢地了！⋯⋯我不在家你干什么啦？”
渔夫把网拖进屋子，然后坐在炉子旁。
“我？”冉娜脸发白了。“我吗？我在家待着，缝缝补补⋯⋯风那么大，
简直吓人，我担心你呀！”
“是啊，是啊，”丈夫低声说，“天气坏得要命。可有什么办法呢！”
夫妇俩都不做声了。
“你知道吗，”冉娜说，“女邻居西蒙死了。”
“是吗？”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可能昨天就死了。唉，死得真痛苦。一定放
心不下孩子，不知心里多难受啊！两个孩子，都还是小不点儿，一个还不会
说话，一个刚会爬⋯⋯”
冉娜不做声了。渔夫皱起了眉头，神情变得认真而忧虑。
“嗯，是个问题！”渔大说着搔了搔后脑勺。“你看怎么办？我看抱过
来吧，要不然孩子醒来看到死去的母亲会是什么情景？对，就这样，想个法
子抱过来！快点去呀！”
可是，冉娜一动也不动。
“你怎么，不愿意吗？你怎么啦，冉娜？”
“他们已经在这儿了！”冉娜说着掀开了帐子。

裴家勤  译



好 心 的 猎 人

马明一西比利亚克

1

在很远很远的乌拉尔山北部，在有很多树林又没有路的僻地里，隐藏着
蒂契基小村。那儿一共有 11 户人家，实际上只有 10 家，因为第11 家完全是
孤立的，紧靠着树林。小村子的周围，常绿的针叶树像城墙锯齿那样地耸立
着。从那枞树和杉树的顶上，能够望到几座高山，那些高山好像庞大的青灰
色屏风，故意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蒂契基村。最靠近蒂契基村的，是伛背形
的路乔佛山，这山带着灰白的、毛茸茸的山顶，遇到阴霾的天气，山顶就隐
没在暗灰色的云雾里。
从路乔佛山上流出许多条小溪。有一条快乐地流向蒂契基村的小溪，不
论冬季和夏季，总是把像眼泪那样清澈的水供给这村子。
蒂契基村的小房子并不是有计划地造起来的，谁爱怎么造就怎么造。有
两幢小房子紧靠在溪边，另一幢站在陡坡上，其他的小房子像羊群一样沿岸
边分散着。
蒂契基村里甚至连街道都没有，在一幢幢小房子的中间，弯弯曲曲地践
踏出小路。蒂契基村的农民们好像本来也不需要街道似的，因为街道上面没
有车辆行驶。蒂契基村里的人没有大车。
夏天，这村子常常被不能通行的沼泽、泥潭和密林包围着，所以只有沿
着林中狭窄的小路步行，才能勉强通过，但这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下雨
的时候，小溪汹涌地泛滥着，蒂契基村的猎人们就需要等待两三天，等着这
溪水退下去。
蒂契基村的农民都是高明的猎人。不管是夏天或者冬天，他们差不多都
不离开树林，因为利益就在他们的手边。一年四季都带来一定的猎物：冬天
他们打熊、貂、狼、狐狸：秋天打松鼠；春天打野山羊；夏天打各种的飞禽。
总之，整年都有繁重危险的工作等待着他们。
在紧靠树林的那幢小房子里面，住着老猎人叶美利和他的小孙子格里苏
克。
叶美利的房子好像完全埋在泥地里，只有一个窗在窥望这世界；小房子
的房顶已经坏了，烟囱只剩下一些塌下来的砖头。栅栏啦、大门啦、旁边的
偏屋啦，这些在叶美利的小房子里都是没有的。只有在那没有刨过的圆木台
阶底下，夜里有一只饿得发慌的狗莱斯克吠着——它是蒂契基村最好的猎
狗。每次在打猎以前两三天，叶美利因为要使它更好地找寻猎物和追赶野兽，
总是用饥饿去折磨这条不幸的猎狗。
“爷爷⋯⋯喂，爷⋯⋯”有一天晚上，小格里苏克困难地发问，“这时
鹿都带着小鹿一块儿出来吗？爷爷！”
“带着小鹿一块儿出来的，格里苏克，”叶美利回答，他快编好一双新
的草鞋了。
“那么，爷爷，要是您能够把小鹿弄来那多好，⋯⋯你说是吗？”
“慢着，我们准能把它弄来的⋯⋯等到热天，鹿带着小鹿到树林里躲避
牛虻时，格里苏克，我一定给你弄来！”



小孩子不做声了，只是难过地叹了口气。格里苏克只有五六岁光景，现
在他在宽阔的木板床上，在那温暖的鹿皮下面，已经躺了有一个多月了。
早在春天融雪的时候，小孙子就受了寒，但总是好不了。他的黝黑的小
脸苍白了，瘦长了，眼睛变大了，鼻子尖了。叶美利看到孙子不光是一天一
天瘦下去，而且是一小时一小时地瘦了；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能挽回这不幸的
事情。叶美利给他喝了草药，带他去洗了两次澡，病人并不见得好起来。这
孩子差不多什么也不吃，只啃些黑面包皮。春天留下了一些腌山羊肉，可是
格里苏克连看都不愿意看它。
“哟，他想要——小鹿⋯⋯”老叶美利一边编织草鞋，一边想。“应该
去给他弄来！”
叶美利己经有 70 来岁了，白头驼背，瘦瘦的身材，长着一双长长的手。
他的手指很难弯曲，好像树枝一样。但是他走路还很有精神，打起猎来多少
也可以打到些东西。只是眼睛已经很不听他使唤了，特别是在冬天，当雪花
像金刚钻的粉末在四周闪烁发光的时候，他的眼力就越糟糕。因为叶美利的
眼睛不好，所以烟囱也倒了，屋顶也坏了，并且在别人都到森林中去打猎的
时候，他常常独自坐在小房子里。
这本来是老头子在温暖的炕上休息的时候了，但是没有人来代替他，而
且还有格里苏克在身边需要他照顾呢⋯⋯3 年以前，格里苏克的爸爸害热病
死了；妈妈呢，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当她带着小格里苏克从村子里回到自己
的小房子里来时，被狼吃掉了。格里苏克却被某种奇迹救了性命。当狼啃着
母亲的腿时，她用自己的身子遮住了小孩，于是格里苏克才能够活着留下来。
老头子把他养大，可是他又害病了。真是祸不单行⋯⋯

2

快到 6月底了，是蒂契基村最热的时候。留在家里的人只有老的和小的。
猎人们早就散布到林里去猎鹿了。可怜的莱斯克在叶美利的小房子里，像冬
季的狼一样饥饿地喊叫 3天了。
村里的女人们说，“叶美利一定是准备打猎去了。”
这倒是真的。果然，叶美利从他的小房子里走出来，拿着火绳枪，解开
了菜斯克，走向树林里去了。他穿着新草鞋，背着装粮食的布袋，披着破外
套，头上戴着温暖的鹿皮便帽。老头子早就不带有边帽子了，不管是冬天夏
天，他出去总戴着鹿皮便帽，因为它冬暖夏凉，能够很好地保护这老头儿的
秃顶。
“喂，格里苏克，我不在家时，你自己歇歇吧！⋯⋯”叶美利临走对孙
子说。“我去猎鹿，玛拉雅大婶会来看你的。”
“你准会带小鹿回来吗，爷爷？”
“要带来的，我早就说过啦。”
“黄橙橙的吗？”
“黄橙橙的。”
“好，我等着你⋯⋯你可留心，你打枪的时候别打错了⋯⋯”
叶美利早就准备去猎鹿了，可是老舍不得丢下孙子一个人在家里，现在
这孩子好像好些了，老头子就决定试试自己的运气。并且有玛拉雅大婶照料
孩子，总比他独个儿躺在小屋子里要好些。



叶美利在树林里，就跟在家里一样。他一辈子带着枪，带着狗，在树林
里来来往往，这树林他怎么会不熟悉呢？在周围一百里内，一切小路，一切
记号，老头子都是很熟悉的。
现在，7 月快完了，树林里特别美好：草丛中盛开着各种花，真是五色
缤纷，空气里弥漫着香草的奇异香味，夏天亲切的太阳在空中张望，把树林、
青草、在香蒲里淙淙流着的小溪、遥远的山头照射得亮堂堂的。
对啦！这周围十分美好，所以叶美利屡次停留下来，歇歇气和向后眺望。
他走的小路绕过好些大石头和陡峭的山谷，像蛇一样曲曲弯弯地通到山
上。
高大的树木已经被斫掉了，但小路附近长着许多小白桦树、忍冬树、山
梨树，它们张开了绿色的天幕，到处碰得到茂密的小枞树嫩枝。它们像绿的
刷子一样在路的两旁生长着，快活地伸出了手掌般的毛茸茸的桠枝。
半山里有个地方能够望到远山和蒂契基村全部的景致。这村子完全隐没
在山谷底，从这里看起来，那些农舍只是些小小的黑点子。叶美利遮住了耀
眼的太阳光，长久地望着自己的房子，想念着小孙子。
叶美利说：“喂！莱斯克，找呀！”这时候，他们已经从山上下来，从
小路转到繁茂的密密的枞树林里去了。
对莱斯克是不需要发出第二遍命令的，它很懂得自己应该干些什么，所
以它把尖鼻子触着地面，消失在浓密的绿色森林里了。只有背上黄色的小点
子偶尔闪现着。
开始打猎了。
一棵棵枞树的尖树梢高耸入天空，毛茸茸的树枝交叉着，在猎人的头顶
上形成了密不透风的黑暗的穹窿，只有几个地方太阳光快乐地张望着，它像
金黄斑点一样烙在淡黄色的苔薛上或者羊齿草的宽阔叶子上。在这种树林
里，青草是不生长的，叶美利在柔软的淡黄色苔藓上行走，好像在地毯上行
走一样。
猎人在这座树林里慢慢地走了几个钟头。莱斯克好像掉到水里去了似的
毫无影踪，偶尔只听见在脚下有些树枝折断声，或是杂色的啄木鸟飞来声。
叶美利仔细地察看着四周，看有没有什么地方留下什么痕迹，鹿有没有用角
折断过树枝，苔藓上有没有留下分叉的蹄痕，土堆上有没有给啃过的鲜草。
天黑了，老头子觉得很疲倦，必须想想怎么过夜了。
叶美利想：“大概鹿给别的猎人吓跑了。”
可是这时听到了莱斯克微弱的尖叫声，前面有树枝摩擦的声音。叶美利
靠着枞树，等待着。
是鹿，真正是鹿，是角上有10 个丫叉的美丽的鹿，是这树林里最高贵的
野兽。它仰头把像树枝般的角贴到背上，留神地倾听着，嗅着空气，准备在
刹那间能够像闪电一般消失在绿色的密林里。
叶美利老头看到了那只鹿，但因为离它太远的缘故，子弹射下到。菜斯
克躺在树丛里，屏息着等待枪的响声：它听到了鹿的声音，嗅出了它的气味
这时枪声响了，鹿像箭一样地向前奔去了。叶美利的枪没有打中，莱斯克饿
得难受而哀叫起来。可怜的狗，它仿佛已经闻到了烧鹿的气味，看到了引起
食欲的肉骨头，那是它主人丢给它的；可是，它的希望落了空，仍旧不得不
饿着肚子躺着。这是多么不愉快的事呀！
“唉！让它去散步吧！”到了晚上，叶美利坐在稠密的百年老枞树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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篝火旁时，就这么想，这么说：“我们要弄到小鹿的。菜斯克，听见吗？”
狗只是悲哀地摇着尾巴，把尖尖的头挟在两条前腿的中间。今天，它好
不容易才得到了一块干面包皮，那是叶美利丢给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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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来，叶美利带着莱斯克在树林里走来走去。
但一点儿收获没有，鹿和小鹿都没有发现过。
老头子觉得筋疲力尽了，可是却不想空着手回家去，莱斯克虽然猎到了
一对小免子，但也十分灰心，并且更瘦了。
在树林里的篝火旁边度过了第三个晚上。叶美利老头就是在睡梦里也常
常看见那头黄橙橙的小鹿、这是格里苏克向他要求的。老头子好多次侦察他
的猎物，瞄准它的猎物，但鹿每次都在他面前跑掉了。莱斯克大概也梦见过
鹿了，因为有好几次它在睡梦中尖叫着，而且发出低沉的吠声。
到了第四天，猎人和狗已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这时他们恰巧找到了母鹿和小鹿的脚迹。那是在浓密繁茂的揪树林的山
坡上，莱斯克首先发现了鹿过夜的地方，后来又嗅到了草里紊乱的脚迹。
“母鹿带着小鹿，”叶美利望着草里大小的蹄子印，想着：“今天早晨
在这里走过⋯⋯莱斯克，小乖乖，去找呀！⋯⋯”
天很热，太阳不留情地照着。狗伸出了长舌头，在灌木丛林和草里嗅着；
叶美利困难地拖着腿，听到了熟悉的树枝折断声和簌簌声⋯⋯莱斯克马上躺
到草里，不动了。叶美利的耳朵边，好像响着孙子的声音：“爷爷，去猎小
鹿来呀！而且一定要黄橙橙的。”那是鹿妈妈⋯⋯美丽的母鹿。它停留在树
林边，害怕地直向叶美利望，一群嗡嗡的小虫在它上面打转。使它发抖。
“不，你不要欺骗我，”叶美利想着，从埋伏的地方爬出来。
鹿早就觉察到有猎人，但却勇敢地注视着他的行动。
“这是母鹿想把我的注意力从小鹿身上引开，”叶美利想着，追踪得更
近更近了。
当老头子想对鹿瞄准时，它小心地跑了几丈远，又停了下来。叶美利重
新带着枪爬近来，又慢慢地潜近了它，但当叶美利刚要射击的时候，鹿又隐
没“你引不开小鹿的。”叶美利嘟哝着说。他一连好几个钟头耐心地追踪这
野兽。
人和动物就这么斗争着，一直持续到晚上。这高贵的动物经过 10 次生命
的冒险，努力想把老猎人从躲着的小鹿那儿引开；叶美利老头对他的猎物这
种勇敢的精神感到又愤怒，又惊异。总之，它准是逃不掉的⋯⋯有多少次他
眼看着就要打死这头打算牺牲自己的母鹿了！莱斯克像影子一样在主人后面
爬着；当它的主人完全望不见鹿的时候，它就小心地用它的热鼻子把鹿找出
来。
老头子回头望望，便坐了下来。离开他 10 丈的地方，在那忍冬树的下面，
站着一只黄色的小鹿，为了找到它，他们花了整整 3天工夫。这是一只十分
美丽的小鹿，生下来才几个星期，有黄的绒毛和细长的腿；美丽的头向后仰
着，当它想要竭力设法折取那高高的小树枝时，它向前伸着细长的脖子。猎
人怀着紧张的心，拨上枪的扳机，便对着那头没有保障的小动物的头瞄准
着⋯⋯



只要一刹那——小鹿就将带着死前的痛苦叫声，滚在草地上了，但就在
这一刹那间，老猎人忽然想到那多么勇敢地保护小鹿的妈妈，又想到格里苏
克的母亲怎样用自己的身体从狼嘴里救下自己的孩子⋯⋯老叶美利心里感到
很乱，于是放下了枪。小鹿依然在灌木丛边走着，啃着树叶，倾听着细微的
响声。叶美利很快地站起身来，吹口哨，——小鹿快得像闪电一样，逃向灌
木丛里去了。
“哟，多快⋯⋯”老头子一边说，一边沉思地微笑着。“一眨眼！像箭
一样⋯⋯跑掉了，莱斯克，我们的那头小鹿！喂，它逃走了，它还要长大的⋯⋯
哟，你真灵巧！⋯⋯”
老头站在那儿好半天，老是微笑地回想着逃跑的小鹿。
第二天，叶美利走近自己的房子。
“喂，爷爷！带小鹿来了吗？”格里苏克问着，他心急地等了好久了。
“没有，格里苏克⋯⋯可是我看见它了⋯⋯”
“黄橙橙的？”
“正是黄橙橙的，但嘴巴是黑色的。站在灌木丛底下，啃着树叶。我瞄
准了⋯⋯”
“没打中吗？”
“没有，格里苏克，我可怜那只小野兽！⋯⋯可怜它的妈妈。我吹着口
哨，它，那只小鹿，飞跑到森林里去了。⋯⋯跑得真快，这小顽皮⋯⋯”
老头子好大半天对小孩叙述这个故事，说他怎样在树林子里花了 3天工
夫找那小鹿，后来又怎样让它逃跑了。
小孩子一边倾听着，一边跟老祖父一起快乐地笑着。
“我给你带一只雉鸡来了，格里苏克，”叶美利讲完了故事，又加上这
么一句：“它迟早总会被狼吃掉的。”
雉鸡给拔光了毛，放在锅子里。害病的孩子，怀着满足的心情喝着雉鸡
汁，要睡觉的时候，又问了老头好几次：
“它真的逃跑了，那只小鹿？”
“逃跑啦，格里苏克⋯⋯”
“黄橙橙的？”
“是黄橙橙的，只有嘴巴和蹄子带些黑色。”
整夜，小孩子在睡梦里一直看见那只黄橙橙的小鹿，它跟它的妈妈快活
地在树林里散步。睡在炉上的老头在梦里也带着微笑。

黄衣青  译



癞蛤蟆和玫瑰花的故事

B·迦尔洵

从前，世上有一朵玫瑰花和一只癞蛤蟆。
那朵玫瑰花所在的花丛，长在一幢农舍前半圆形的小花园里。园子已荒
芜不堪；在几个陷入地面的旧花坛上，在早已无人打扫、无人铺沙的一条条
小径上，到处长着密密的杂草。那篱笆由一根根顶端修成四面形矛尖的木桩
组成，过去上过绿漆，如今完全剥落了，干裂了，倒塌了。那些木桩叫农家
孩子拔出来玩打仗的游戏。有时一些路过这幢农舍的农夫也拿它来抵御那只
很厉害的看家狗和一群别的狗。
可是，小花园并没有因为遭到破坏而有丝毫减色。残存的篱笆上爬满了
蛇醉草，开着大白花的菟丝子，以及悬挂着一簇簇浅绿色的豆荚、东一处西
一处缀着淡紫色花穗的野豌豆。带刺的飞廉在小花园（四周是一大片绿荫如
盖的园林）肥沃而湿润的泥土上长得又高又大，几乎跟树一样。黄色的毛蕊
花向四处伸出布满花朵的枝条，长得比飞廉还高。荨麻占领了园子的整整一
个角落；它的螫毛，不消说，是会刺人的，不过从远处看来，那片郁郁葱葱
的枝叶却也叫人赏心悦目，特别是当它映衬着那朵温柔美丽的白玫瑰的时
候。
玫瑰花在 5月里一个美妙的黎明开放了。当它展开层层花瓣的时候，飞
来的朝露在它上面留下了几滴晶莹的泪珠。玫瑰花仿佛哭了。然而在这个美
妙的黎明，它四周的一切是那样美好，那样纯洁和光明，它第一次看到了蔚
蓝色的天空，第一次感受到清新的晨风与灿烂的阳光——晨曦把它娇嫩的花
瓣染成一片粉红色；小花园又是那样宁静、安谧，所以玫瑰花若是真的能哭，
那也不是出于悲伤，而是因为生活太幸福了。它不会说话，只好垂下头来，
向四周发出一股幽香，这幽香便是它的语言，它的泪水，它的祈祷。
而在下面，在玫瑰花丛根部之间的湿地上，趴着一只又肥又老的癞蛤蟆，
它那扁平的肚皮几乎粘在地面上了。这只癞蛤蟆捉了一个通宵的蚯蚓和蚊
蚋，直到清晨才找了这处比较阴暗和潮湿的福地坐下来歇息。它坐着，伸出
一只爪子，用蹼膜捂着那对蛤蟆眼睛，轻轻喘着气，鼓动着乌灰色的、布满
瘰疣的、粘乎乎的肚皮，另一只难看的爪子搁在一旁：它都懒得把爪子收回
肚皮底下。癞蛤蟆既不喜欢清晨和太阳，也不喜欢好天气。它已经吃饱了，
此刻正准备休息。
但是，当和风停了片刻、玫瑰花的芳香不再飘散的时候，癞蛤蟆却闻到
了香味，这使它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不过，它很久都懒得瞧瞧，这香味来
自何方。
这个长着玫瑰花和歇着癞蛤蟆的小花园，早已无人过问了。还在去年秋
天，就在癞蛤蟆在房根的一块石头底下找了一处很不错的缝隙，打算搬进去
冬眠的那一天，有个小男孩最后一次走进这个园子。整个夏天，每逢天晴的
日子，这孩子总来到园中，坐在那幢农舍的窗下。一位成年的姑娘，他的姐
姐，坐在窗前。她不是读书，就是做点针线活，偶尔望望她的弟弟。小男孩
7 岁光景，一对大眼睛，一个大脑袋，身子却瘦小得很。他很爱自己的小花
园（这是他的小花园，因为除他之外，几乎没有人来到这个荒凉的地方）。
他走进园子，在一张旧的木头长凳上坐下晒太阳，并开始阅读随身带来的小



书。这张长凳放在紧靠农舍的一条干燥的沙质小径上，这条小径之所以得以
保存下来，是因为人们关百叶窗时总得在小径上走过。
“瓦夏，要我把皮球扔给你吗？”姐姐在窗内问道，“你不想拍拍球，
跑一跑吗？”
“不要，玛莎，我还是坐着看书的好。”
他读着书，坐了很久很久。他读鲁滨孙们的故事，读奇异的国度和海盗
的故事。等他把这些书读腻了的时候，便放下摊开的书，钻进小花园的密林
中。他熟悉这里的每一丛灌木，甚至每一根树枝。他会在一根很粗的毛蕊花
枝杈前面蹲下，那枝杈上长满了毛茸茸的、微微发白的叶子，足有他身材的
两倍高。他久久地注视着一群蚂蚁纷纷爬上枝杈去找它们的母牛——一种草
蚜虫。一只蚂蚁温存地触动着翘在蚜虫背上的细细的输蜜管，采集着管子顶
端冒出来的一滴滴纯净的甘露。他看着一只屎壳螂匆匆忙忙地把它的粪球使
劲往什么地方拖去；一只蜘蛛布下五颜六色的迷网，守候着苍蝇；有只壁虎，
张着苯拙的嘴巴，趴在太阳地里，闪动者背上绿色的花斑。一天傍晚，他居
然看到了一只活生生的刺猬！这下他喜不自胜，乐得差点拍起巴掌叫出声来，
但他又怕吓着了这只浑身是刺的小动物，便屏住气息，睁大一双幸福的眼睛，
欣喜若狂地看着那小东西如何嗤嗤地喷着响鼻，用它那小小的猪嘴到处嗅着
玫瑰花丛的根，在它们中间寻找蚯蚓，一边还可笑地徐徐移动着它那熊掌般
的胖乎乎的小爪子。
“瓦夏，亲爱的，进屋来吧，外面潮湿起来了。”姐姐大声说道。
小刺猬听到人声，吓了一跳，急忙用那件带刺的袍子捂住自己的脑袋和
后腿，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球。孩子轻轻碰了一下它的刺，小东西缩得更紧了，
它喑哑地、急促地喘着气，活像一艘小小的玩具汽艇。
后来，他跟这只小刺猬交上了朋友。他是一个那样瘦弱、文静、温柔的
孩子，以致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似乎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不多久就跟他混熟了。
有一回，当小刺猬舐着小花园的主人带来的牛奶时，他是多么高兴啊！
这一年的春天，那孩子已不能再会他心爱的地方了。姐姐照旧坐在他的
身边，但已经不是坐在窗畔，而是坐在他的床头；她读着书，但已经不是为
她自己，而是为他朗读，因为那孩子已经很难从白色的枕头上抬起瘦削的头。
他那双细细的手也很难拿起一本哪怕最薄的书，再说看书很快就会使他的眼
睛感到疲乏。他可能永远也不能到他心爱的地方去了。
“玛莎！”他忽然轻声唤他的姐姐。
“亲爱的，你要什么？”
“小花园里现在很美吧？玫瑰花都开了吗？”
姐姐俯下身去，吻吻他苍白的脸颊，随即偷偷抹去了一滴眼泪。
“很美，亲爱的，美极了。玫瑰花都开了。礼拜一咱俩一块儿到那儿去。
大夫会让你出去的。”
孩子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地嘘了口气。姐姐又读起书来。
“以后再读吧。我累了。我想睡一会儿。”
姐姐为他摆弄好枕头，盖好白色的小被子。他吃力地向墙壁侧过身去，
不作声了。阳光穿过那扇朝小花园开的窗子，把明亮的光线撒在床上和躺在
床上的小小的身体上，把枕头和被子照得明晃晃，把孩子的短发和细脖子染
成金黄色。
玫瑰花对此一无所知。它不断生长，显得楚楚动人，第二天它就要盛开，



第三天将开始枯萎、凋谢。这就是玫瑰花的生涯。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一生中，
它也难免尝到不少恐惧和悲伤。
它让癞蛤蟆盯上了。
当癞蛤蟆鼓起那对又凶又丑的眼睛，第一次看到玫瑰花时，心里萌动了
一种异样的感觉。它的目光简直离不开那些娇嫩的玫瑰花瓣，它出神地瞧呀
瞧呀。它很喜欢这朵玫瑰花，渴望跟这朵香喷喷、美艳艳的花儿靠得更近一
些。它想表达它的满腔柔情，可又想不出比这更好的辞句：
“你等着，”它嘶哑地叫道，“我要吞了你！”
玫瑰花哆嗦了一下。为什么癞蛤蟆要粘在它的细茎上呢？自由自在的小
鸟，围着它唧唧喳喳，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不停地飞来飞去。有时
候小鸟飞得远远的，至于飞向哪儿——玫瑰花却不知道。蝴蝶也是自由自在
的。玫瑰花多么羡慕它们啊！如果它能像它们那样，它准会振翅飞去，躲开
这两只死死盯着它的凶狠的眼睛。玫瑰花不知道，这些癞蛤蟆有时还在暗中
窥伺着蝴蝶哩。
“我要吞了你！”癞蛤蟆又说了一遍，它想尽可能说得温柔些，结果那
声音却更加可怕，说完，它便朝玫瑰花爬去。
“我要吞了你！”癞蛤蟆一直盯着玫瑰花，又重复了一遍。可怜的花儿
惊恐地看到，两只龌龊的、粘乎乎的爪子抓住了它的枝子。不过，癞蛤蟆要
爬上去也不容易，因为它那扁平的身于只能在平地上自由地爬行和蹦跳。每
当它作了一番努力以后，都要朝上瞅瞅那朵颤悠悠的花儿。玫瑰花吓呆了。
“天哪！”它祈祷着，“我可不愿这样死去！”
而癞蛤蟆却越爬越高。爬到老枝尽头开始接新杈的地方，它吃了点小小
的苦头。玫瑰花深绿色的光滑树皮上，长满了又尖又硬的刺。癞蛤蟆的脚爪
和肚皮扎进了好些刺，鲜血淋淋地摔在地上。它仇恨地瞪着花儿⋯⋯
“我说过，我要吞了你！”它再次说道。
傍晚到了，该动动脑子弄顿晚饭吃啦。于是受伤的癞蛤蟆慢慢地爬来爬
去，窥伺着那些麻痹大意的昆虫。仇恨并不妨碍它像往常那样填饱自己的肚
子，再说它的几处伤并不十分危险，所以它拿定主意，稍事休息以后再爬到
那朵叫它又爱又恨的花儿跟前。
它歇了很久。天又亮了，中午也过去了，玫瑰花几乎已经忘了它的敌人。
它已完全开放，成了小花园中最美丽的一朵花儿。没有人前来欣赏它：小主
人一动不动地躺在他的小床上；姐姐一直没有离开他，也不到窗口去。只有
小鸟和蝴蝶在玫瑰花旁飞来飞去，还有蜜蜂嗡嗡叫着，有时钻进敞开的花瓣
里，飞出来时浑身毛茸茸的，沾满了黄色的花粉。飞来一只夜莺，钻进玫瑰
花丛，唱起歌来。这跟癞蛤蟆的嘶叫是多么不同啊！玫瑰花听着这歌声，感
到幸福：它觉得夜莺在为它歌唱，——也可能真是这样。它没有发现，它的
敌人正悄悄地爬上枝子。这一回，癞蛤蟆已经既不在乎它的脚爪，也不怜惜
它的肚皮了：它浑身是血，但却勇敢地向上攀登。蓦地，在夜茑清脆而婉转
的啼声中，玫瑰花听到了熟悉的嘶叫声：
“我说过，我要吞了你，吞了你！”
癞蛤蟆的眼睛正从另一个枝头直勾勾地盯着它。这个凶恶的东西只要稍
稍动一下，就可以把花儿扯下来。玫瑰花明白，它要毁了⋯⋯
小主人已经一动不动地在床上躺了很久。坐在床头圈椅里的姐姐以为他
睡着了。她的膝头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但她并没有读它。她的头微微耷拉着：



可怜的姑娘已经一连几夜没有睡觉，没有离开她生病的弟弟，现在她困得打
起盹来了。
“玛莎，”他忽然轻声唤道。
姐姐不觉一怔。她梦见自己坐在窗畔，弟弟像去年那样正在小花园里游
玩并呼唤她。她睁开眼睛，看到他躺在被子里，显得那么瘦弱，便深深地叹
了口气。
“亲爱的，你要什么？”
“玛莎，你跟我说过，玫瑰花全开了！可以给我⋯⋯一朵吗？”
“可以，亲爱的，可以！”她走到窗前，望望那丛玫瑰。上面只开着一
朵玫瑰花，然而它美丽异常。
“那朵玫瑰花正是为你开的，瞧，有多美！我给你摘来，插在桌上的杯
子里，好吗？”
“好的，放在桌上。我要它。”
姑娘拿了一把剪刀，走进花园。她已经好久没有出门了；阳光刺着她的
眼睛，清新的空气使她感到有点头晕。就在那只癞蛤蟆正要扯下那朵花的当
儿，她走到了那丛玫瑰跟前。
“啊，你这个丑八怪！”姑娘大声叫道。于是她抓过枝子，用力一晃，
只听啪嗒一声，癞蛤蟆肚皮朝天摔在地上。它勃然大怒，本想跳起来撞那姑
娘，但是怎么也不能跳得比她的裙边更高，紧接着它又被鞋尖踢了一下，飞
到老远的地方去了。它不敢再次进攻，只好从远处眼睁睁地看着那姑娘小心
翼翼地剪下花儿，把它带到房间里去了。
孩子看到姐姐手里拿着花儿，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很久以来这还是头一
回呢。他吃力地用小手做了一个动作。
“把花给我，”他喃喃说，“让我闻闻。”
姐姐把花梗放到他的手里，帮着他把花移到面前。他吸进花儿的馨香，
幸福地笑了，还轻轻地说：
“嗳，真好！⋯⋯”
随后，他的小脸变得严肃起来，一动不动了。他不作声了⋯⋯永远不作
声了。
玫瑰花虽说在凋谢前就被摘了下来，但它觉得，这不是毫无意义的。它
被单独插进一只高脚酒杯里，摆在一口小小的棺木前。那里还有许多花圈和
鲜花，不过说真的，谁也没有注意它们。唯独这朵玫瑰花被年轻的姑娘拿到
唇边吻了吻，把它摆到桌子上。一滴泪水从她脸颊落到花瓣上——这是玫瑰
花。一生中最美好的遭遇。等花儿开始发蔫时，姑娘把它夹进一本很厚的旧
书里，花儿干枯了。后来又过了许多年，有人把它送给了我。正因为这样，
我才知道这篇故事。

冯加  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